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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宫廷女性画像与外来艺术手法

——以新见唐武惠妃石椁女性线刻画为典型

葛承雍

内容提要  本文针对盛唐贞顺皇后（武惠妃）石椁内壁十幅线刻画所展现的女性

形象，进行了中西诸多艺术元素的对比分析，指出这些画作采用外来西方艺术手

法，描绘装饰在皇后石椁上的宫廷女性形象，作品集中表现出唐代流行的“拂菻

样”风格以及宫廷匠师新的艺术审美观，是“中体西术”“东魂西技”的典型艺

术杰作。

关键词  唐代  武惠妃  石椁  女性  线刻画  外来艺术

2010年从美国追索回归的唐武惠妃石椁，

作为新出的盛唐皇后级（“第一国母”）的安栖

所，石椁线刻画像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

〔图一〕
‹1›
。石椁内壁共有10幅画屏，刻画了21

名宫廷女官、女侍以及宫女，除了一幅刻石有

三名女性外，其余每幅都是两名女性形象，是

一种“新版”盛唐女性图像
‹2›
。虽然不知画师和

工匠的姓名，但他们显然熟悉外来艺术，通

过凿刀熟练运用屈铁盘丝手法，表现出充满

张力的女性韵致；特别是在构图上，采用西

方绘画的布局法，与以前出土的李寿墓、永泰公主墓、薛儆墓等石椁线刻画中所表现的宫廷女性形

象形成差异，集中表现了盛唐宫廷匠师崭新的艺术审美观。

‹1› 武惠妃石椁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见《唐贞顺皇后敬陵被盗石椁回归纪实》，三秦出版社，2011年。

‹2› 程旭、师小群：《唐贞顺皇后敬陵石椁》，《文物》2012年第5期，页74－96。

〔图一〕 武惠妃石椁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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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按照考古学图像传统，墓葬中的连屏画一般都是表现墓主人的生前活动，但武惠妃石椁画却没

有表现她生前出行、酒宴、乐舞各类活动，也没有扶育儿女的天伦之乐，或是凄婉悲伤的生死诀别，

而是描绘了一群落落大方、栩栩如生的女性，均有着“脸若银盆，眼如水杏”的外貌特征。特别是每

一幅的女性主角似乎都不相同，并不是一个墓主人的雷同形象〔图二〕。

笔者认为，按照唐代宫闱制度，这群女性为首者应是陪侍皇后嫔妃的女官，分掌导引闺阖、簪

珥首饰、音律舞蹈、医药卜筮、玺印器玩、铺设洒扫等等细务，既有名号又有品级，“掌教九御四德，

修祭祀宾客之事”；属于皇宫六局二十四司职事官体制中的“宫官”
‹1›
，是后宫宫人的上层，尤其是六

尚之首的“尚宫”，地位尊显，礼遇极高
‹2›
。

故这10幅女性群像显得真实而富有层次感，超出了以往唐代石椁上那种程式化、脸谱化的宫廷

女性刻画套路。象永泰公主石椁上头戴女官礼仪凤冠，紧紧箍在头上“汉仪唐典”礼服冠冕在此不见

了，图像似乎超出了传统宫廷女性的范围，是盛唐时代“无文字记载”的“肖像画传”。

感谢陕西历史博物馆师小群、程旭先生提供的石椁内壁宫廷女性石刻线描图，我们先从绘画审

美视角观看这些宫廷女性容貌的特征：

‹1› 唐玄宗时期宫官设置增多，整体品阶提升，见《唐六典》卷一二《内官》，《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新唐书》卷四七《百

官志》，《唐会要》卷三《内职》。

‹2› 2010年3月敬陵考古队在长安区庞留村武惠妃陵墓发掘时，征集到“大唐故宫捌品墓志石”，通过“亡宫八品柳氏”陪葬敬陵

印证了当时宫官的制度。见《唐贞顺皇后敬陵被盗石椁回归纪实》页152。

〔图二〕 石椁内图像展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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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图三〕，每一幅线刻图画中都着重在高高额头表现女性的睿智，在额头发髻卷起的同时，

用有力的鼻部线条增强人的鼻翼和脸部印象。画家有意不突出下颚和颧骨，弱化棱角，给人圆润丰

腴质感，平静克制中显得精美超远。人物不仅脸颊丰满、肌肤饱满，而且有着健康的神态。

其二〔图四〕，雕刻家对每个女性都精妙地利用了微微噘起的嘴唇，善于用樱桃小口表现人的温

和亲切印象，利用嘴部周围线条凸出女人的性感，丹唇紧抿不露牙齿，似乎欲笑又止，脉脉含情中

略有哀意。

其三〔图五〕，画家不追求丹凤眼或圆眼，而是注意细长的眼睛，双眸眼波横水。并且全是隆起

的双眼皮，庄重的眼神不仅有种不露痕迹的盼望，而且表情严肃，略显拘谨，端庄恬静中显示出自

信自尊的力量。

其四，眉型修饰突出讲究，每位宫女均眉如墨黛，别具风韵。有的蚕眉立梢宛若刀裁，悉堆眼

角之上；有的眉峰凝聚流畅，却无妖娆风情，而是眉目传情中透着温婉清纯气质。眉型的多样反映

了修眉、刷眉、画眉的不同，与以前永泰公主墓仕女图一律蚕眉细目略有差别。

其五〔图六〕，每位宫廷女官的发髻都不雷同，按照当时要求，春夏秋冬都有不同的发式，以表

现女性的时尚感和性别魅力。尤其是浓密发髻突出表现为“缠挽式”的圆球形，明显带有拜占庭宫廷

贵族妇女发式痕迹。

其六〔图七〕，面敷白粉是唐代女性追求美艳的标志之一，但不是一般的涂脂抹粉，而是肤如凝

脂的粉面。以往发现的石椁线刻画上均无面容涂白，只有这次在女性人物脸面绘上白色粉底，相比

浅浮雕凸凹处更显白嫩。这种用底妆来修饰女性肤色的新做法，很可能源自希腊罗马化艺术中对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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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石椁内壁宫女头像之五 〔图六〕 石椁内壁宫女图像之四 （局部）

〔图四〕 石椁内壁宫女头像之二〔图三〕 石椁内壁宫女头像之一 〔图五〕 石椁内壁宫女头像之三

人面白时尚涂抹铅粉的模仿
‹1›
。

其七〔图八〕，石椁线刻画中宫官、宫女虽然没有乐舞场面，但宫女手持琵琶颈头、檀板、小簟篥

等乐器，与《宋史·拂菻传》的记载“乐有箜篌、壶琴、小簟篥、偏鼓”相符。

其八，画家竭力要表现出善良仁慈的女神形象，线条长直却非常柔和，在优雅中有着超凡之

美，在尊贵中有着庄重之美。如果说中国女性特别是北方女性倾向于温暖、柔和的形象，而西方女

性则偏向于冷酷、硬朗的形象，在化妆风格上喜欢个性开朗的裸妆，两厢对比，东西方化妆文化和

‹1› 莱斯莉·阿德金斯、罗伊·阿德金斯（张强译）：《探寻古希腊文明》页775，商务印书馆，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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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皆有所表现。

线画中的这些宫廷女性身躯微微左倾，两手交叉伸出，显得悠闲

自若，仿佛要跟随主人眺望远方。与头戴拓枝花帽子的女宫监和帘前

下层裹头蕃女相比，她们无疑等级较高，所以袒胸露臂，妆扮华贵，

“薄罗衫子透肌肤”，“斜插银篦慢裹头”
‹1›
；衣服长裙精细的皱褶衬托出

女性的身材，她们犹如站立的沾满露水的花神，要与花草同生，脸上

带着甜美的哀愁，但没有“怯弱不胜”的病态。我们不知图像是否为忠

实的描摹，或是画匠据画本想象的千人一面。依据唐人论画重视写

生、写真的特点，大量诸如“妙得其真”、“曲尽其妙”、“宛然如真”“尽其形

态”之类语词被用于评价画家创作，我们可以推知墓葬中线刻画创作

者致力于表现真实生活中的女性形象。

观看武惠妃石椁上这一幅一幅的肖像画，犹如一个女性群体画

屏，画家简化了人物的背景和过多的细节，以便突出人物形象本身，

在高度概括的板块结构中凝练出丰富的视觉意味。这些肖像画生成了一种静谧而神秘的气氛，烘托

出“身居尘俗，心栖天外”的境界。

传统中国仕女画一般都强调“成教化、助人伦”的教化意味，突出妇女品德操行、文化修养以及善

恶报应的警示。三国曹植《画赞序》称：见令妃顺后，莫不嘉贵，是知存乎鉴戒者，图画也。宋人郭

若虚《图画见闻志》也称：“历观古名士画金童、玉女及神仙、星官，中有妇人形相者，貌虽端严，神

必清古，自有威重俨然之色，使人见则肃恭，有归仰心。”
‹2›
所以仕女画都有铺衍妇德女仪的宣教功

用，武惠妃石刻线画也通过典雅庄重的女性形象“存有懿范”“斯为通典”，达到“四德桀其兼备，六宫

咨而是则”
‹3›
。

武惠妃本人是一个刚柔兼具的美艳女性，凭借自身魅力和政治手腕，征服了玄宗，专宠于后

宫，激荡了整个朝廷。她对儿子的“柔”隐含着母爱的温情，对异子的“烈”隐藏着母狼般的阴狠。笔

者以为，其棺椁内部图像试图再现鲜活的人物，所以这些宫廷女性并没有媚态，面对惠妃追封到皇

后的人生晚境，她们通过淡淡哀怨的唯美精致画面，让旁观者目光和思绪随着一幅幅画面流动而渐

渐沉浸，有着人性的通透与震撼。

我们看到，武惠妃棺椁内部一周10幅画屏展现了创作者对当时宫廷女性内心世界的体验和感

受，青年宫女心事重重，低眉垂眼；中年宫官颇有书卷气，平视远望；年幼宫婢清纯美丽，娇羞可

‹1› 花蕊夫人，《全唐诗》卷七九八，页8976，中华书局。

‹2›  （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页40，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

‹3›  《旧唐书》卷五一《后妃上》，页2176，中华书局。

〔图八〕  石椁内壁宫女图像之六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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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图像既借鉴了西方罗马古典式的优美和印度式的柔和色彩元素，又融合了中国唐代绮丽式唯美

风格，开辟了一种新的画风。

对这些女性形象的描绘不是程式化、模式化的，说明工匠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如同艺术家匠

心独运的创作。这些线刻画直接运用西方艺术手法，与汉晋以来中国画不注重细节的表现手法不

同，于细节描绘中突出了人物的神韵。

二

盛唐时期的山水画家王维在人物画上亦有很高成就，他曾画过《拂菻人物》一卷，《南宋馆阁续

录》卷三记载“宋中兴馆阁收藏”
‹1›
。

唐代另外两位仕女画家张萱和周昉也曾画过外国人。据《宣和画谱》记载，张萱画过《日本女骑

图》，周昉画过《天竺女人图》，而且，两人均画过《拂菻妇女图》
‹2›
。所以，考察武惠妃石椁内壁宫

女图，我们怀疑这就是长期以来史书上记载的“拂菻人物样”。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画家尉

迟乙僧“于阗国人”，“画外国及菩萨，小则用笔紧劲，如屈铁盘丝，大则洒落有气概”
‹3›
。这种屈铁盘

丝描绘方法，有人说是西域画风，实际来源可能就是拜占庭帝国的“拂菻”画风。

元代程钜夫《雪楼集》卷二九《上赐潘司农龙眠拂菻妇女图》，评价北宋李公麟所临摹的“拂菻妇

女图”
‹4›
：

拂菻迢迢四万里，拂菻美人莹秋水，五代王商画作图，龙眠后出尤精致。

手持玉钟玉为颜，前身应住普陀山，长眉翠发四罗列，白氎覆顶黄金环。

女伴骈肩拥孤树，背把闲花调儿女，一儿在膝娇欲飞，石榴可怜故不与。

凉州舞彻来西风，琵琶檀板移商宫，娱尊奉长各有意，风俗虽异君臣同。

百年承平四海一，此图还从秘府出，司农潘卿拜赐归，点染尤须玉堂笔。

天门荡荡万国臣，驿骑横行西海滨，闻道海中西女种，女生长嫁拂菻人。

诗中明确指出“女伴骈肩拥孤树”，与武惠妃石椁、懿德太子石椁、永泰公主石椁线刻画每组两女

‹1› 陈高华编：《隋唐画家史料》页261“王维”，文物出版社，1987年。

‹2› 《宣和画谱》，卷三：（五代）王商“拂菻风俗图一，拂菻士女图一，拂菻妇女图”；卷五：开元天宝时张萱“拂菻图二”，卷

六：大历贞元时周昉“拂菻图二”。于安澜编：《画史丛书》第二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

‹3›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九，页172，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

‹4›  （元）程钜夫：《雪楼集》卷二九，见陈高华编：《宋辽金画家史料》页529，文物出版社，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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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随伴于树前的形象完全吻合
‹1›
。“一儿在膝娇欲飞”则与唐开元六年（718）韦顼石椁二块线刻画相

似，两幅画面宫女身后各有童子，一个持弓欲射，另一个右手举蝴蝶、左手执花环
‹2›
。也与石椁外

部花蕊中童子非常接近。类似的还有《拂菻天马图》女子赤手骑马飞驰造型。

唐代画坛上流行的拂菻风一直延续到宋代，《宣和画谱》卷三记载五代时期王商画有“拂菻风俗

图”、“拂菻妇女图”、“拂菻仕女图”。北宋画家王道求继承唐代周昉“遗范”，“多画鬼神及外国人物，龙

蛇畏兽，当时名手叹伏”。李公麟则是对拂菻题材最为关注的画家，他绘“拂菻天马图”、“拂菻妇女

图”最为出名。此外，李玄应、李審兄弟亦有拂菻图传世。但是，宋代画家多是借鉴唐代画家意匠，

更多是摹写唐代画作的基础上完成的。

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看到这些《拂菻妇女图》、《拂菻仕女图》，但是对照西亚、中亚女性雕刻、

壁画、器物造型等，可以看到自汉代以来西域艺术中的希腊文化因素
‹3›
，特别是宁夏固原出土北周

胡瓶上女性形象，明确可以感到希腊罗马化艺术中女性眉目生动、袒胸露乳，甚至更细腻的气息。

相比之下，中国一直讲究汉人女子温婉纯净、优雅端庄。

令人思索的是，武惠妃线刻画中这些唐代宫廷女性，袒胸露乳，虽然不像希腊——拜占庭那样

单纯凸出丰满的乳房，可是穿着具有轻透感的抹胸裙，裙长至脚面，在大气飘逸的低胸长裙上露

出乳沟，极具强化体态的西方审美。白居易《吴宫辞》形容宫娥，“半露胸如雪，斜回脸似波”
‹4›
。方

干《赠美人》“朱唇深浅假樱桃，粉胸半掩疑晴雪”
‹5›
。周濆《逢邻女》：“日高邻女笑相逢，慢束罗裙半

露胸”
‹6›
。中国古代绘画中也只有唐代妇女大胆露出身体，或说唐诗中敢对女性酥胸进行描写，唐代

开放风气确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由让人疑惑与以拂菻为代表的外来文化影响有关。

依靠画史文献无法确知的拂菻妇女图，却通过武惠妃石椁线刻画构图得到了间接展示，无疑给

我们带来一种惊喜，她们与宋代以后妇女画像的传世作品很不一样，她们比唐墓壁画中的女性形象

更写实、更具体、更丰富，尤其是树木、花卉、飞蝶等多种元素环绕女性的造型，无疑是受到外来因素

的影响。纵观画史，唐以前没有这种以花木簇拥表现宫廷女性的方式和演变轨迹。

武惠妃石椁线刻画雕刻技法不同于其他石椁，没有采用生硬古板的平直刀法，而是使用爽利的

圆刀技法，使得宫女的体态趋于圆润、生动，身体极具曲线美感，并表现出写实的肌肤感。这一切

使得原本冷冰冰的石头给人有血有肉的感觉，雕刻家用熟练的线条表现了人物的冷暖悲喜。

‹1› 《中国美术全集》第20卷《绘画编·石刻线画》页48－51，图版四○—四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

‹2› 同上《中国美术全集》第20卷《绘画编·石刻线画》，页52－53。又见王子云《中国古代石刻画选集》图二○：5，中国古典

艺术出版社，1957年。

‹3› 林梅村：《汉代西域艺术中的希腊文化因素》，收入《西域中外文明交流的中转站》页133－151，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9年。

‹4› 白居易：《吴宫辞》，《全唐诗》卷四四○，页4909，中华书局。

‹5› 方干：《赠美人四首》，《全唐诗》卷六五一，页7478，中华书局。

‹6› 周濆《逢邻女》，《全唐诗》卷七七一，页8754，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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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章中指出西域胡族血统的宇文恺、阎毗、何稠等工艺

技术家，久为华夏文化所染习，“故其事业皆藉西域家世之奇技，以饰中国经典之古制”
‹1›
。武惠妃

石椁上唐宫廷女性形象正反映了采用外来西方艺术手法，装饰了中国石椁的过程，是“中体西术”“东

魂西技”的艺术代表作。

古波斯七大古典诗人之一涅扎米（1141－1209）曾在长诗《亚历山大书》上篇“光荣篇”中描述中国

与罗马画家斗技的故事
‹2›
，赞美“罗马人的绘画饮誉国际，中国人的才智举世无双”。“据说摩尼的画

技十分高超，他曾作为先知到中国传教。”追忆了中国与罗马有过绘画间接交往的传说。

值得指出的是，唐代皇家内库就收藏有流传的武惠妃写真图画，《新唐书·艺文志三》即载有

“谈皎画《武惠妃舞图》”，同时宫廷还收藏有张萱画《少女图》以及《佳丽伎乐图》《佳丽寒食图》等。虽

然这些绘画已经佚失，可是唐玄宗时期“开元馆画”有不少绘画作品都反映了宫廷生活，其中有些现

存石刻线画艺术遗痕很明显表现出与希腊罗马化的“拂菻样”有关，期望得到进一步深入研究。

三

仔细观察武惠妃石椁线刻画的二十一位女性，共十组，其中九组为每幅两人，有一幅为三人。

这种每一幅画面里有两个女性的形象，似乎与希腊罗马的典型画法接近，西方古代画家经常将成熟

女性与少女或是成年人与少年作为搭配，体现了主神与次神的关系，体现了他们之间友谊与爱意的

建立。这与武惠妃石椁上两位女性合一画面构图非常相似契合，使人不由得想起唐代艺术是否受到

来自西方的影响。唐墓壁画中也有类似屏风式树下女性人物，亦为一大一小前后配合，如陕西长安

南里王村唐墓中六屏式树下盛装仕女壁画，尽管画法较差，但构图立意很有可能与武惠妃线刻画持

有同类的画本
‹3›
。

据希腊罗马神话记载
‹4›
，天父宙斯与记忆女神谟涅摩辛涅生下了九个缪斯女神，她们懂得怎样

歌唱过去、现在和未来，当众神聚集在奥林波匹山上的宫殿时，缪斯女神唱起优美的歌曲，天庭诸

神都会沉醉在美妙的音乐声中。而且九位缪斯女神之间有着艺术分工，手里拿着不同的弦乐乐器、

长笛、花冠、佩剑、木棍、面具等，表示她们分别主管着悲剧、喜剧、舞蹈、抒情歌等等，因而在画面和

雕塑中她们往往是分组出现，两人或三人为一组。而武惠妃石刻中的女性形象，手中也持乐器、长

‹1›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页88，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2› 见张晖译：《涅扎米诗选》页275－280，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

‹3› 张建林：《唐墓壁画中的屏风画》，载《远望集——陕西考古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页722，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8年；贺西林、李清泉：《中国墓室壁画史》页196－197，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赵力光等：《长安县南里王村唐壁画墓》，

《文博》1989年第4期。

‹4› 奥托·泽曼（周慧译）：《希腊罗马神话》页85－9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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拂、檀板、短直木、方箓宝盒等等，不知是承袭还是巧合？

武惠妃石刻女性画中只有一幅三人像，显然不是随意刻画的。在希腊爱神阿佛洛狄忒随从里，

通常出现美惠三女神，她们代表着妩媚、优雅与美丽，她们为爱神梳妆打扮，她们总能为快乐的众

神带来开心的音乐，她们使各类艺术更为神圣、使人类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因而在希腊艺术中经常

把美惠三女神塑造成花季少女的形象，苗条娇小的身材配合以天真烂漫的表情，她们总是手拿鲜花

站立在爱神木簇绕的花丛中
‹1›
。

此外，与美惠三女神相似的还有三位时序女神，她们是宙斯和法律保护神特弥斯所生的女儿，

代表着自然界四季规则的交替，虽然她们经常以次要随从的地位出现，但她们与其母亲一样是人类

一切高贵、美丽、善良的保护神，所以雕塑绘画作品中时序女神被描绘成可爱的少女形象，周围饰满

鲜花、水果、花环，通常就是棕榈枝和月桂花
‹2›
。

希腊神话中命运女神也是三个并排站立的女性形象，她们外表完全相同，手拿线团纺线，表示

生命线的长短和切断。所以人们都要向她们敬献花环、葡萄酒、点心，还要焚香。

我们可以看出武惠妃石椁中唐代宫廷女性虽是中国女子脸庞面容，但是绘制的艺术风格却深深

地打上了拜占庭希腊化的烙印，整个构思不是中国传统礼仪式的姿态，宫廷女性脸部形象被白粉涂

染成肤如凝脂，并有美丽的卷发，身穿香罗花衫或折枝红妆，仿佛成了从圣洁海水中升起的女神化

身。虽然目前还搜寻不到唐代外来的希腊化画匠的有关记载，但是汉籍所载希腊渊源的“女人国”传

说曾流传一时，例如玄奘《大唐西域记》中记载拂菻与女人国的联系，就属于希腊传说系统的翻版，

“西女”的传说暗示着拜占庭帝国在欧亚大陆文化交往中重要元素
‹3›
。

笔者认为，武惠妃石椁墨底白线的雕刻时应该有外来的创作画本，或许就是史书记载的“拂菻

样”，至少可以看出雕工非常精细，大胆推测可能融入了希腊悲剧的特点，投射出“美的毁灭的挽

歌”，从而使一群女性宫官、宫人丰采动人，叹为观止。

我曾指出武惠妃石椁极有可能采用了景教传教士带来的拜占庭式－希腊文化画本
‹4›
，景教士善

于将宗教来自天堂的心灵安慰施展于传教中间，这是东方基督教的特长之一，特别是面对人们心灵

上的焦虑和恐惧，抚慰面对肉体即将逝去的终极关怀，更是传教士的拿手努力方式，因为天堂不是

随便可以进入的，只有“升华的爱”才是最终通往天堂的请柬。这么多宫廷女性簇围着皇后级别的墓

主人武惠妃，就是营造出天堂里众多侍从都在翘首期盼着她到来的氛围，天堂就是武惠妃的亲人故

‹1› 汉斯·利希特(刘岩等译)：《古希腊人的性与情》页183－184，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简·艾伦·赫丽生（谢世

坚译）：《希腊宗教研究导论》页262－264，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2› 前揭《希腊罗马神话》页93－96，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3› 张绪山：《汉籍所载希腊渊源的“女人国”传说》，《光明日报》2011年4月7日。

‹4› 葛承雍：《唐贞顺皇后（武惠妃）石椁浮雕线刻画中的西方艺术》，《唐研究》第十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葛承雍

《再论唐武惠妃石椁线刻画中的希腊化艺术》，《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4期。

书籍1.indb   101 14-11-21   上午9:29



102 故宮博物院院刊    2012年第4期･ 第162期

里，暗示地下世界不再与世间生人隔绝，是心灵安慰的内涵和抚慰的外延。

余  论

“以图述史”“以画记史”即用人物肖像作为一种叙述历史的方式，是希腊罗马以来被拜占庭所继

承弘扬的创作，武惠妃石椁线刻画内壁以女性为主体，整合宫廷的各个元素，凸显女性形象的艺术

架构，达到了运用个体形象类型化的塑造来强化人们的记忆，召唤人们认同的目的。他们通过场景

中的女性肖像来阐述历史，让历史画与肖像画交错性结合，即让历史通过肖像得以体现，也让肖像

转化为历史，不仅逼真地再现当年的情景，也拉近了观众与人物的距离。

遗憾的是，我们虽有“拂菻样”拜占庭文化艺术传入唐朝的历史背景，但史书扑朔迷离往往记载

残缺或是只字片语，所以我们在缝合历史残章时常常担心将外来艺术过分描述，只是提示学术界关

注西域粟特文化东渐时不要忽视了希腊罗马化的艺术传入。

［作者单位：文物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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